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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我
聽
說
最
近
有
演
員
因
為
不
滿
台
下
觀
眾

的
電
話
鈴
聲
一
響
再
響
，
結
果
暫
停
演
出
，

跳
出
自
己
正
在
演
繹
的
角
色
，
改
以
劇
場
風

紀
身
份
在
台
上
義
正
詞
嚴
地
直
斥
觀
眾
其

非
，
罵
畢
後
才
重
新
投
入
角
色
，
繼
續
演

出
。演

員
的
做
法
引
來
兩
種
意
見
。
一
說
演
員
不
應

該
忘
記
自
身
當
時
的
身
份
，
竟
然
在
跳
出
角
色
之

餘
，
還
公
然
展
現
。
支
持
這
種
說
法
的
理
由
是
，

演
員
當
時
正
在
扮
演
的
是
一
個
角
色
，
而
不
是
演

員
自
己
。
因
此
，
就
角
色
而
言
，﹁
他﹂
是
不
會

聽
到
電
話
鈴
聲
的
，
因
為﹁
他﹂
正
處
身
於
台
上

的
虛
擬
世
界
之
中
，
那
個
世
界
沒
有
演
員
自
己
，

只
有
他
扮
演
的
角
色
，
和
他
要
演
繹
的
角
色
的
故

事
。
老
一
輩
總
愛
說
，
一
旦
踏
出
了
虎
度
門
，
便

沒
有
了
自
己
。
演
員
要
向
觀
眾
呈
現
的
是
角
色
，

或
是
借
助
演
員
身
體
來
呈
現
舞
台
上
的
角
色
，
而
非
現
實
生

活
的
演
員
。
因
此
，
演
員
的
職
責
是
在
那
個
虛
擬
但
又
像
真

的
世
界
內
演
好
那
個
角
色
，
其
餘
的
工
作
均
非
演
員
的
責

任
。
即
使
外
界
環
境
如
何
，
演
員
是
有
責
任
完
成
自
己
的
表

演
職
責
的
。
就
像
電
影
︽
鐵
達
尼
號
︾
那
班
音
樂
師
在
船
沉

沒
時
仍
然
繼
續
演
奏
，
在
死
亡
之
神
向
自
己
招
手
時
依
然
專

注
投
入
忘
我
，
展
示
專
業
表
演
家
的
風
範
，
這
場
戲
令
觀
眾

無
不
動
容
。

這
次
演
員
因
為
電
話
鈴
聲
而
跳
出
角
色
，
展
示
現
實
生
活

的
自
己
，
再
跳
回
角
色
這
種
做
法
，
並
非
想
達
到
布
萊
希
特

的
間
離
效
果
，
亦
非
有
什
麼
大
義
要
觀
眾
思
考
。
況
且
，
展

示
現
實
的
自
己
，
亦
非
符
合
間
離
主
義
的
要
求
。
有
些
觀
眾

難
免
會
覺
得
，
好
像
要
他
們
陪
同
演
員
跳
出
跳
入
那
場
戲
的

世
界
，
令
他
們
產
生
非
一
般
看
劇
的
感
覺
。
有
的
可
能
會
覺

得
他
們
被
騷
擾
了
，
有
的
或
會
覺
得
他
們
不
需
要
看
演
員
的

﹁
臨
時
加
場
戲﹂
，
令
他
們
不
能
一
氣
呵
成
地
欣
賞
全
劇
。

另
外
，
亦
有
觀
眾
覺
得
演
員
在
台
上
斥
責
觀
眾
是
無
禮
的
表

現
。另

一
種
意
見
則
覺
得
無
禮
的
其
實
是
那
名
觀
眾
。
劇
院
在

開
場
前
已
經
以
兩
文
三
語
提
醒
觀
眾
必
須
關
上
手
提
電
話
，

這
其
實
已
經
是
看
劇
的
基
本
禮
儀
。
演
員
在
台
上
演
戲
時
需

要
高
度
的
專
注
力
，
稍
一
分
神
便
會
影
響
演
出
。
其
他
觀
眾

本
來
可
以
看
到
更
佳
的
演
出
，
但
卻
被
少
數
的
自
私
分
子
騷

擾
，
令
演
員
的
演
出
失
準
，
也
令
他
們
在
看
劇
時
被
鈴
聲
分

了
心
，
這
都
是
罪
過
。
何
況
是
次
事
件
的
觀
眾
的
鈴
聲
多
次

響
起
，
演
員
多
番
被
影
響
，
最
後
才
在
忍
無
可
忍
的
情
況
下

開
聲
。
支
持
這
名
演
員
的
觀
眾
及
劇
場
人
覺
得
，
演
員
在
台

上
向
來
慣
受
無
禮
的
觀
眾
的
氣
，
這
次
終
於
有
人
為
他
們
發

聲
雪
恥
了
。

二
者
均
有
其
道
理
。
讀
者
們
，
你
們
又
有
何
意
見
呢
？

鈴聲事件

現
在
，
如
果
你
身
在
北
京
，
可
以
看
到
世
界
各
地

的
著
名
戲
劇
演
出
，
微
信
上
常
看
到
朋
友
，
貼
出
有

戲
票
出
讓
的
消
息
，
因
為
演
出
太
多
實
在
是
看
不
過

來
。
二
零
一
五
中
英
文
化
年
的
重
要
文
化
交
流
項

目
，﹁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現
場﹂
首
先
與
北
京
觀
眾
見

面
。
這
是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二
零
零
九
年
開
始
的
一
個
開
創

性
項
目
，
將
經
典
劇
目
拍
成
電
影
，
通
過
放
映
的
形
式
向

英
國
以
及
全
球
觀
眾
呈
現
舞
台
上
最
優
秀
的
戲
寶
。
去
不

了
英
國
，
或
錯
過
了
上
演
期
，
可
以
通
過
銀
幕
觀
看
好

戲
，
將
優
質
戲
劇
以
光
影
手
段
重
現
，
延
伸
到
你
面
前
。

率
先
與
中
國
觀
眾
見
面
的
是﹁
男
神
盛
宴﹂
系
列
的
三
部

作
品
，
︽
科
利
奧
蘭
納
斯
︾
︵
中
譯
為
︽
大
將
軍
寇
流

蘭
︾
︶
、
︽
弗
蘭
肯
斯
坦
︾
和
︽
人
鼠
之
間
︾
。

︽
弗
蘭
肯
斯
坦
︾
是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的
經
典
劇
目
。
一

八
一
八
年
，
科
幻
小
說
之
母
瑪
麗
雪
萊
寫
出
了
這
個
恐
怖

故
事
。
主
人
公
弗
蘭
肯
斯
坦
，
是
一
位
從
事
人
的
生
命
科

學
研
究
的
學
者
，
他
力
圖
用
人
工
創
造
出
生
命
。
在
他
的

實
驗
室
裡
，
通
過
無
數
次
的
探
索
，
終
於
用
死
屍
拼
造
出

一
個
面
目
可
憎
，
奇
醜
無
比
的
怪
物
。
弗
蘭
肯
斯
坦
把
自

己
當
做
造
物
主
，
當
他
意
識
到
這
會
為
人
類
帶
來
災
難

時
，
想
親
手
毀
滅
這
個
作
品
。
然
而
他
沒
有
預
料
到
，
這
個
怪
物
有

一
個
聰
明
的
大
腦
，
有
感
情
，
渴
望
愛
與
被
愛
，
在
污
穢
的
環
境

中
，
他
受
傷
的
、
孤
獨
的
心
靈
備
受
煎
熬
。
搬
上
舞
台
後
，
由
兩
位

著
名
演
員
演
出
，
劇
場
效
果
極
為
震
撼
。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對
待
經
典

極
為
尊
重
小
心
，
只
是
去
掉
原
著
中
一
些
枝
蔓
，
盡
量
保
留
精
華
呈

現
原
著
。
不
會
像
我
們
打
着﹁
創
新﹂
的
幌
子
，
改
得
面
目
全
非
，

讓
經
典
為
其
服
務
。
更
可
貴
的
是
，
經
典
劇
目
要
選
最
優
秀
的
演
員

演
繹
，
此
劇
中
兩
位
演
員﹁
卷
福﹂
班
尼
狄
甘
巴
貝
治
和
米
勒
，
飾

演
科
學
家
和
怪
物
，
兩
位
是
得
過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的
男
星
，
我
們
常

在
電
影
中
見
到
他
們
。
不
像
我
們
以﹁
培
養
新
生
力
量﹂
為
名
，
只

選
個
人
小
圈
子
裡
的
所
謂
演
員
，
完
全
不
適
合
角
色
，
糟
踏
經
典
。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這
個
莎
士
比
亞
故
鄉
的
戲
劇
院
，
多
年
來
都
是
世

界
戲
劇
的
旗
艦
。
它
坐
落
在
泰
晤
士
河
畔
，
劇
院
門
前
立
有
英
國
著

名
演
員
勞
倫
斯
奧
利
佛
的
銅
像
。
大
廳
設
計
簡
潔
富
有
藝
術
氣
質
。

劇
院
由
三
個
戲
院
組
成
，
奧
利
佛
劇
院
是
最
大
的
，
可
容
納
一
千
二

百
名
觀
眾
。
它
的
扇
形
觀
眾
席
以
希
臘
的
圓
形
劇
場
為
設
計
原
型
；

利
泰
爾
頓
劇
院
是
一
個
較
為
傳
統
的
雙
層
舞
台
劇
院
，
能
容
納
九
百

人
；
科
泰
斯
洛
劇
院
是
三
個
劇
院
中
最
小
的
，
我
們
俗
稱
小
劇
場
，

更
適
合
觀
眾
與
演
員
間
的
密
切
互
動
。
它
是
一
個
長
方
形
的
房
間
，

三
面
是
畫
廊
，
有
一
面
是
舞
台
，
觀
眾
席
和
舞
台
都
是
活
動
的
，
可

以
根
據
不
同
劇
目
的
需
要
重
新
排
位
。
這
三
個
劇
場
的
大
小
和
音
響

都
專
為
戲
劇
所
設
，
適
合
演
出
各
種
劇
目
。

我
們
去
到
時
是
下
午
，
大
廳
裡
很
安
靜
，
人
們
各
做
各
的
，
互
不

干
擾
，
還
發
生
了
一
些
我
想
不
到
的
溫
馨
事
。
下
篇
再
述
。

頂尖戲劇和劇院

當
前
，
中
國
和
蒙
古
的
關
係
已
經
進
入
最
密
切
的
階

段
，
兩
國
的
合
作
領
域
愈
來
愈
廣
闊
。

蒙
古
只
有
兩
百
八
十
萬
人
口
，
大
部
分
居
住
在
國
土
最

北
方
的
狹
長
地
帶
，
因
為
那
裡
擁
有
河
流
和
湖
泊
，
淡
水

資
源
充
足
。
但
是
，
靠
近
中
國
邊
境
的
南
部
，
卻
是
乾
旱

的
地
帶
，
沙
漠
很
多
，
人
煙
稀
少
。
但
這
個
區
域
，
卻
有
非
常
豐

富
的
礦
產
和
石
油
。
沒
有
水
源
，
連
人
也
居
住
不
了
，
何
況
開
採

礦
產
更
加
需
要
水
源
，
例
如
開
採
石
油
，
就
要
向
油
井
注
入
淡

水
，
在
沙
漠
地
區
，
淡
水
的
價
格
比
石
油
更
加
昂
貴
，
所
以
雖
然

有
油
田
，
卻
開
發
不
了
。

現
在
，
中
國
北
方
邊
境
城
市
二
連
浩
特
擁
有
淡
水
，
已
經
建

立
了
向
蒙
古
南
大
門
扎
門
烏
德
市
賣
電
供
水
的
貿
易
系
統
。
中
國

還
準
備
積
極
參
與
蒙
古
的
北
水
南
調
水
力
發
電
合
作
開
發
，
將
蘇

赫
巴
托
通
至
扎
門
烏
德
的
運
河
向
南
沿
伸
至
北
京
，
與
中
國
南
水

北
調
的
長
江
水
相
銜
接
。
另
外
，
再
將
離
蒙
古
邊
境
最
近
的
包
頭

段
黃
河
水
，
向
北
開
一
條
運
河
與
來
自
蒙
古
北
水
南
調
的
運
河
相

接
，
這
樣
就
可
以
南
北
貫
通
。
幾
股
水
加
起
來
會
師
在
蒙
古
大

漠
，
徹
底
改
變
這
裡
日
益
嚴
重
的
沙
漠
化
生
態
環
境
。
當
沙
漠
綠

化
之
後
，
中
國
東
北
部
，
日
本
、
韓
國
、
朝
鮮
等
國
就
不
必
遭
受

到
每
年
一
度
的
沙
塵
暴
的
影
響
。

若
蒙
古
國
真
的
開
展
北
水
南
調
工
程
，
相
信
亞
洲
地
區
很
多

國
家
都
很
樂
意
參
加
投
資
。
蒙
古
最
北
的
邊
界
有
一
個
城
市
叫
做

蘇
赫
巴
托
爾
，
有
河
流
通
到
貝
加
爾
湖
，
其
南
方
一
百
七
十
公
里

就
是
首
都
烏
蘭
巴
托
。
蒙
古
的
專
家
曾
經
建
議
，
從
俄
羅
斯
貝
加

爾
湖
引
水
，
或
者
從
色
楞
格
河
建
造
水
壩
，
反
彈
琵
琶
向
南
調
水

至
內
外
蒙
古
沙
漠
地
帶
，
這
樣
的
工
程
難
度
遠
低
於
中
國
的
青
藏

鐵
路
和
三
峽
工
程
，
但
是
受
益
的
廣
度
和
回
報
率
遠
高
於
上
述
兩

大
工
程
。
據
有
關
資
料
介
紹
，
貝
加
爾
湖
過
剩
淡
水
留
不
住
，
俄

羅
斯
五
條
大
河
每
年
白
白
排
放
到
北
冰
洋
的
淡
水
達
到
四
億
立
方

米
。
更
重
要
的
是
，
五
百
多
條
河
溪
形
成
的
洪
水
猛
獸
就
會
氾
濫
成
災
。
蒙

古
色
楞
格
河
水
，
是
雪
山
上
的
冰
雪
融
化
而
成
的
，
每
年
雨
季
，
大
量
河
水

湧
入
貝
加
爾
湖
，
造
成
貝
加
爾
湖
下
游
的
河
水
氾
濫
。
如
果
開
通
蒙
古
北
水

南
調
大
運
河
，
不
但
有
利
於
俄
羅
斯
將
木
材
、
礦
石
販
運
到
中
國
，
同
時
還

有
利
於
俄
羅
斯
利
用
蒙
古
運
河
賣
出
更
多
的
過
剩
淡
水
資
源
給
中
國
。
這
比

賣
貝
加
爾
湖
的
瓶
裝
水
給
日
本
、
意
大
利
小
打
小
鬧
掙
的
錢
要
多
得
多
。

目
前
，
蒙
古
國
已
探
明
的
金
、
銀
、
銅
、
鐵
、
石
油
等
一
百
多
種
礦
藏
儲

量
，
絕
大
部
分
分
佈
在
烏
蘭
巴
托
以
南
的
東
戈
壁
、
南
戈
壁
和
西
戈
壁
等
省

區
。
現
在
，
儘
管
已
經
將
亞
洲
最
大
的
銅
礦
等
資
源
賣
給
了
加
拿
大
公
司
，

金
礦
賣
給
了
美
國
公
司
，
煤
礦
賣
給
了
中
國
公
司
，
但
是
卻
因
沒
有
生
產
用

水
和
生
活
用
水
而
無
法
動
工
開
發
。
烏
蘭
巴
托
至
扎
門
烏
德
六
百
多
公
里
之

間
各
城
市
發
展
，
也
受
制
於
水
。
其
中
與
二
連
浩
特
接
壤
的
蒙
古
扎
門
烏
德

市
，
因
為
沒
水
難
以
生
活
，
至
今
人
口
不
足
一
萬
人
，
難
以
發
展
和
中
國
的

經
濟
對
接
。

貝加爾湖將令中蒙兩國得益
古今
談

范 舉

數
周
前
，
將
專
欄﹁
寫
人﹂
風
格
略
改
，
寫
身
邊
普
通
人
事
，

意
想
不
到
朋
友
及
讀
者
竟
然
反
應
正
面
。

移
居
澳
洲
甥
女
法
蘭
西
絲
嘉
︵Frankie

︶
，
在
英
國
除
了
她
父

親
我
三
姐
夫
，
還
有
姐
姐
娜
塔
莎
︵N

atasha

︶
。
生
日
在
四
月
，

與
我
差
八
天
，
她
媽
媽
我
三
姐
當
時
說
：﹁
再
晚
幾
天
便
跟
舅
舅

同
一
天
，
好
相
互
易
記
。﹂
次
年
，
妹
妹
法
蘭
西
絲
嘉
剛
好
在
一
年
零

八
天
後
出
生
，
生
日
正
正
如
她
們
母
親
期
望
，﹁
與
舅
舅
同
一
天﹂
。

娜
塔
莎
自
小
成
熟
，
成
長
期
猶
如
比
妹
妹
長
了
五
年
整
，
下
課
後
兼

職
賺
零
用
錢
，
不
少
人
都
在
歲
數
方
面
走
漏
了
眼
。
除
了
天
生
，
關
係

早
在
一
個
四
歲
、
一
個
五
歲
，
母
親
發
現
胃
癌
，
童
年
看
着
她
進
出
醫

院
中
度
過
。
四
年
後
，
兩
人
才
八
歲
、
九
歲
，
母
歿
。
雖
然
父
兼
母

職
，
姐
夫
還
有
工
作
也
盡
量
做
到
一
名
父
親
另
加
母
親
的
職
責
，
小
小

年
紀
娜
塔
莎
低
調
肩
負
姐
姐
責
任
，
表
面
如
常
似
一
般
年
少
姊
妹
吵
吵

鬧
鬧
，
爭
新
衣
爭
好
吃
，
法
蘭
小
時
膽
怯
也
會
鬧
些
太
早
失
母
的
惆

悵
，
姐
姐
不
時
站
在
妹
妹
前
面
代
出
頭
，
也
經
常
站
在
背
後
為
妹
妹
撐

腰
。為

免
母
亡
後
與
外
祖
母
家
關
係
疏
離
，
我
們
不
斷
安
排
她
們
前
往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
先
母
曾
經
居
住
有
年
︶
，
祖
家
香
港
，
幼
弟
過
去
居
住
的
洛
杉

磯
，
還
有
一
起
度
假
泰
國
、
歐
陸
，
甚
至
非
洲
，
信
心
十
足
的
娜
塔
莎
領
着
妹
妹

進
出
機
場
，
上
落
飛
機
。

好
幾
年
前
，
姐
姐
辭
去
雜
誌
編
輯
職
位
前
往
大
連
教
英
語
，
重
點
學
習
母
親
母

語
中
文
。
同
一
時
間
，
妹
妹
大
學
畢
業
，
移
居
澳
洲
再
而
生
兒
育
女
定
居
下
來
。

兩
年
多
前
，
專
業
教
師
娜
塔
莎
大
清
早
來
電
，
甫
開
口
即
哭
泣
：﹁
法
蘭
生
女

後
，
患
上
產
後
憂
鬱
症
…
…﹂
只
有
一
星
期
，
姐
姐
即
決
定
飛
廿
多
個
小
時
前
往

南
半
球
探
妹
，
幾
天
後
即
飛
返
倫
敦
上
課
。

我
姐
在
倫
敦
格
林
威
治
偶
遇
未
來
夫
婿
，
在
這
裡
結
婚
，
成
家
產
女
，
也
下
葬

在
這
裡
的
墳
場
。
跟
我
們
唐
人
一
年
春
秋
二
祭
不
同
，
西
人
不
定
時
。
姐
剛
歿
，

姐
夫
得
空
即
上
墳
種
花
理
草
，
跟
亡
妻
隔
空
陰
陽
對
話
。
二
十
多
年
過
去
，
仍
堅

持
每
月
起
碼
一
次
。

已
婚
兼
產
子
，
娜
塔
莎
大
約
兩
個
月
一
次
，
帶
同
夫
婿
與
幼
子R

onnie

，
備
好

連
根
花
草
前
來
掃
墓
種
植
，
也
為
遠
方
的
妹
妹
打
理
母
親
墳
前
花
草
。

掃
墓
不
為
儀
式
，
思
念
故
人
，
便
去
了
。

姊
夫
姊
姊
無

子
，
兩
女
婚
嫁

直
情
為
他
們
添

加
了
兩
子
，
還

有
孫
子
女
，
同

來
掃
墓
，
想
我

姐
在
天
之
靈
看

到
，
安
慰
矣
！

掃 墓 此山
中

鄧達智

炎
炎
夏
日
，
你
會
想
到
吃
火
鍋

嗎
？小

時
候
，
都
是
在
冬
天
寒
冷
的

時
候
，
才
會
吃
一
吃
火
鍋
，
而
且

一
年
吃
的
次
數
，
用
半
隻
手
的
手

指
就
可
以
數
出
。
在
台
灣
求
學
和
工
作

時
，
也
只
會
在
冬
天
才
會
想
到
吃
火

鍋
。
而
且
最
初
吃
的
，
是
用
內
裡
燒
着

炭
火
的
銅
爐
的
東
北
酸
菜
白
肉
火
鍋
。

漸
漸
地
，
有
了
毛
肚
火
鍋
之
後
，
愛
上

了
那
麻
辣
的
滋
味
，
一
想
到
吃
火
鍋
，

就
往
麻
辣
店
裡
鑽
。
而
最
愛
吃
的
那
一

家
，
在
炎
炎
夏
日
是
絕
對
不
會
去
想

的
，
原
因
不
只
是
夏
天
不
習
慣
吃
火

鍋
，
還
有
那
家
店
，
每
年
都
是
在
中
秋

到
翌
年
端
午
才
賣
麻
辣
火
鍋
，
這
段
日

子
之
外
，
就
算
嘴
饞
也
沒
得
吃
。

吃
火
鍋
，
香
港
叫
打
邊
爐
。
打
邊

爐
，
又
是
肉
又
是
魚
又
是
蝦
又
是
菜

的
，
花
樣
比
起
酸
菜
白
肉
火
鍋
和
麻
辣

火
鍋
的
單
純
，
真
是
望
塵
莫
及
。
這
形
式
的
打
邊

爐
，
傳
到
台
灣
之
後
，
也
會
和
朋
友
偶
而
嚐
嚐
，

但
總
是
在
寒
風
颯
颯
的
冬
天
。
但
慢
慢
地
，
興
許

是
為
了
多
賺
些
錢
，
麻
辣
鍋
在
夏
天
也
營
業
了
，

問
何
故
，
答
是
開
着
大
冷
氣
吃
，
和
冬
天
有
什
麼

兩
樣
？
不
過
，
少
光
顧
的
原
因
，
是
因
為
吃
完
後

的
感
覺
就
是
兩
樣
，
走
出
店
外
不
是
在
寒
風
下
感

覺
暖
洋
洋
的
舒
適
，
而
是
裡
外
皆
熱
。

前
些
日
子
，
正
是
香
港
最
熱
的
日
子
，
朋
友
約

我
去
吃
飯
，
我
問
也
不
問
在
什
麼
店
便
去
了
。
結

果
他
約
我
在
佐
敦
地
鐵
站
出
口
集
合
，
把
我
帶
到

登
打
士
街
的
一
處
三
樓
，
吃
的
就
是
廣
式
的
打
邊

爐
。
店
裡
的
生
意
，
真
是
火
旺
得
很
，
除
了
訂
位

之
外
，
還
得
限
時
結
賬
。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火
鍋

的
湯
底
很
特
別
，
是
用
一
個
大
銅
盆
盛
着
整
隻
雞

加
花
膠
熬
的
，
美
味
得
很
，
而
且
灼
肉
時
，
不
必

加
醬
油
什
麼
，
加
點
葱
花
蒜
粒
在
原
湯
的
碗
裡
，

鮮
美
無
窮
。
更
特
別
的
是
，
在
打
邊
爐
時
，
認
識

了
一
位
新
朋
友
，
而
這
位
新
朋
友
剛
好
出
了
一
本

新
書
，
書
名
叫
︽
何
故
打
邊
爐
︾
。
何
故
打
邊

爐
？
夏
天
何
故
打
邊
爐
，
這
倒
是
個
不
錯
的
研
究

課
題
。
不
過
，
這
本
書
的
作
者
，
筆
名
叫
何
故
，

寫
的
是
圍
繞
着
打
邊
爐
的
港
人
生
活
態
度
和
愛
情

故
事
。
真
是
絕
了
。

炎炎夏日話火鍋

琴台
客聚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相傳公元787年，少年白居易應舉，初至京城，
他捧着自己的詩稿向大詩人顧況請教，顧聞白
名，調侃道：「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衣食住行，生民四件要事，每天均須面對。就
筆者而言，衣食住三事，眼下以樸、素、簡待
之，尚可應付，惟出行一事，左右為難，頗為不
易。
在西方，早有人以「現代化困境」為名，著書
撰文，批評以機器為代表的工業化城市化對人的
統治，地處東方的古老中國，似也難逃技術進步
異化的鉗制。這些年，工業化的普及和提高，引
來了一系列負面效應，人口過度集中，城市規模
太大，環境污染，能源緊缺，交通擁堵……此類
現代化病症，無一例外地最終經由萬千普通市民
的日常窘困表現出來。
至少從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綠色出行即被廣
為倡導，7年時間過去了，讓人無語的是，時下的
大、中城市，哪個不是車滿為患、擁堵嚴重？更
令人不解的是，步行者和騎自行車的人，綠色出
行的踐行者，本輕裝簡行，為減少城市交通壓力
作貢獻，但他們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他們享有
的路權還被日漸剝奪。許多城市裡，一些道路取
締了自行車道，留下的慢車道，不少地段還被闢
為汽車停車位，多條馬路的人行道變得愈來愈
窄，窄到兩人相遇須側身而行。在一些城市交通
管理者和市政規劃設計者眼中，行人和騎自行車
者是少數，是弱勢群體，不該佔有較多的道路資
源，只能被輕視，被邊緣化。「綠色出行」作為
口號，喊喊而已，道路規劃和交通管理，還是以
方便機動車行駛為主旨。至於取締自行車道、壓
縮人行道給騎車人和行人帶來的不便，只好讓這

些弱者默默承受。而一個行人或騎自行車者，在
出行途中所受的歧視，以及個人尊嚴的蕩然無
存，也許壓根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對此，作為一個經常步行、有時以自行車代步

的人，筆者感受頗深。當你行走在鬧市，穿過那
些車水馬龍的道路時，即使走在斑馬線上，也必
須左顧右看，提心吊膽，快速通過。誰都知道，
在內地絕對不會有一輛汽車，在斑馬線前停下禮
讓行人。雖然每個駕車者考取駕駛執照時，都曉
得斑馬線上行人有優先通過權，但這麼多年來，
別管在哪座城市，誰見過一輛機動車在斑馬線前
停下讓行人先走呢？不知有幾人想過，當你慌裡
慌張，有時小跑在斑馬線上時，你作為一個人的
尊嚴何在？你在自己享有優先通過權的地方還得
避讓汽車，這合理嗎？
在慢車道和人行橫道變得愈來愈少、愈來愈窄

的同時，快車道卻愈來愈寬，城市主幹道和環城
路的寬度，甚至達50、60米，交通管制尤其是紅
綠燈的設置，又主要照顧機動車的行駛。這帶來
一個問題，在十字路口橫穿這樣的馬路太難了，
像我這樣身體還算健康的人，都得快走，生怕信
號燈一變，被汽車洪流堵在半道上。而那些上了
年紀的人，身體不適的人，無法快走的人，他們
怎麼辦？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對老年夫婦，腿腳不
便，聽力也下降了。一天，兩人一起到小區對面
的商店買菜，回程由北向南穿越馬路時，信號燈
變了，兩位老人被東西方向川流不息的車輛卡在
馬路中間，動彈不得。望着他們惶恐的眼神、無
助的表情、被吹亂的白髮，我心裡酸酸的。同時
想到，自己年齡也不小了，到像這兩位老人一樣
的蹣跚晚年，也沒有幾年光景。

騎自行車的時候，感到的是另外的窘迫和厭
煩。有時，你騎行在已被大幅縮減了的慢車道
上，身後忽然開來一輛機動車。他已經違規了，
慢點開就是了，可他居然想超過你，他大聲鳴
笛，催你趕緊避讓。不知別人的感覺，反正我這
時想到的是，騎自行車的人就該被如此蔑視嗎？
在汽車駕駛者的眼中，我的路權哪裡去了？我還
有個人的尊嚴嗎？我必須在慢車道上讓汽車先行
嗎？不怕有人嫌我矯情和多事，有時機動車的鳴
笛聲愈大，我愈不會讓路。
近年來，城市裡汽車數量暴增，一些大型商場

或超市的停車場早不夠用了，許多機動車主來逛
商場超市，就把車停在慢車道上，將本就不寬的
道路擠得更窄更細。騎自行車的人路過這裡，須
十分小心，被迫避讓汽車。汽車身軀龐大，不時
有車停靠或啟動，它們往往把又窄又細的慢車道
完全佔領，騎自行車的人只好停下等待。道路形
成了「腸梗阻」，無奈等候的騎車人，時間被吞
噬，路權遭侵犯。誰都把這一切看在眼裡，可似
乎誰也沒有辦法。
有時，需要去的地方較遠，加之騎自行車有上

述不利，我便選擇坐公交車。坐公交也是綠色出
行，也被大力倡導，可常坐公交車的人都知道，
車上亦不安全，且有其他煩惱與尷尬。
首先，是時間無法保證。坐公交等於把交通主

動權交給了公交公司，你得等車，常常是你愈有
急事，愈急於趕路，公交車來的愈慢，你着急也
沒用。其次，是車上太擠太嘈雜。擁擠是常態，
由來已久，嘈雜，這幾年升級了。公交公司在車
上安裝了電視，極少播送新聞，更少播放音樂，
經常播放廣告。我居住的城市，多數公交車上兩
年來都在播放一網站廣告，此網站屬物流業，廣
告的內容無非鼓動乘客上他們網站購物。傳媒時
代做廣告，理所當然，可該廣告過於粗俗和刺
耳，連用十幾個「打」字，一聲比一聲高，一聲
比一聲更聲嘶力竭。它反覆播放，聒噪而躁切，

如果你路途遙遠，就要聽好多遍這段廣告，除非
你把耳朵堵上。再次，是公交車上常有小偷出
沒。這些人或單槍匹馬，或結成團夥，常趁車上
人多擁擠特別是乘客上下車時下手，一不小心，
身上的財物就被洗劫一空。一次，下車前我還提
醒自己，要有警覺，看好東西，別被小偷光顧，
可車門處人太多，用力擠才能下車。待我下得車
來，一摸上衣口袋，錢包已不翼而飛，望着剛剛
開走的公交車，我是兩眼睜睜，徒喚奈何。
儘管有種種不利和不快，綠色出行畢竟是普通

市民的首選，也是他們可以消費得起的出行方
式。常羨慕荷蘭、挪威等國家，有自行車專用
道，公交車上安靜祥和，行人走在路上，汽車自
會禮讓。我們這裡，綠色出行陷入窘境，已非一
年半載。這些年，由於城市道路資源分配的不合
理，引發了不少行人與機動車之間的爭執，甚至
造成傷害和事端，有些被報章披露出來，一時成
為熱點，眾說紛紜，各執己見，撕裂社會，影響
和諧。
顯然，僅僅倡導和呼籲遠遠不夠，綠色出行關
乎千家萬戶，關乎城市形象，關乎政府執政眼光
與能力。望有關部門審時度勢，拿出舉措，力挺
綠色出行。

綠色出行之難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車
子
駛
進
矽
谷
地
帶
，
大

家
都
興
奮
起
來
。
加
州
的
陽

光
熾
而
不
傷
，
偌
大
的
天
地

使
人
心
情
愉
快
，
而
科
技
園

更
是
美
國
夢
的
放
大
與
焦

點
。
侄
女
兒
在
面
書(Facebook)

總
部
工
作
，
很
有
耐
性
地
帶
家
人

參
觀
她
的
辦
公
園
地
。
我
們
駕
車

從
三
藩
市
出
發
，
約
卅
分
鐘
便
抵

達
面
書
在
加
州
曼
奴
園
的
總
部
。

這
個
統
領
全
球
面
書
人
進
行
社

交
、
聯
繫
、
介
紹
自
己
和
交
換
消

息
的
圖
像
和
文
字
媒
體
，
其
總
部

一
點
也
不
霸
氣
，
倒
像
個
友
善
的

主
人
，
歡
迎
進
入
。
不
過
有
幾
條

保
安
規
則
要
遵
守
，
然
後
任
飲
任

吃
，
希
望
您
有
一
段
自
由
愉
快
的

旅
程
，
並
分
享
機
構
的
夢
想
。

進
入
面
書
總
部
，
有
幾
點
價
值

觀
不
能
不
讚
賞
。
先
是
友
善
與
慷

慨
。
從
入
口
處
開
始
便
是
個
食
物
城
，
幾
乎

每
個
角
落
都
可
以
隨
意
享
用
巧
克
力
、
芝
士

條
、
乾
糧
、
各
式
零
食
及
果
汁
飲
料
，
且
都

是
小
包
和
健
康
的
，
讓
您
的
嘴
巴
運
動
。
地

下
街
是
一
座
又
一
座
矮
房
子
餐
廳
，
獨
立
屋

內
有
的
是
麵
檔
、
沙
律
吧
、
燒
肉
檔
、
雪
葩

屋
、
甜
圈
店
…
…
無
須
花
費
，
任
點
任
叫
；

室
內
室
外
，
隨
處
坐
下
享
用
。
這
設
計
明
顯

是
讓
員
工
無
須
為
飲
食
煩
惱
，
也
沒
有
定
時

定
刻
，
就
像
是
個
在
家
裡
設
有
食
物
櫃
，
但

沒
有
忘
記
入
貨
的
母
親
。

面
書
總
部
的
天
台
才
最
迷
人
。
人
工
天
台

把
幾
幢
辦
公
室
樓
房
連
接
起
來
，
築
構
成
偌

大
的
草
地
花
園
，
有
沙
地
、
繩
屋
，
可
供
會

議
或
密
談
的
遮
光
木
房
子
，
還
有
太
陽
椅
。

員
工
都
拿
着
手
提
電
腦
，
在
戶
外
繼
續
工

作
，
享
受
陽
光
，
呼
吸
新
鮮
空
氣
。
天
台
的

景
色
宜
人
，
遠
處
是
一
大
片
自
然
的
沼
澤
。

機
構
的
體
貼
，
還
在
為
不
同
身
高
的
員
工

度
身
訂
做
電
腦
桌
椅
，
可
以
伸
縮
尋
找
舒
適

點
。
家
的
感
覺
會
減
卻
辛
勞
感
，
如
此
才
可

釋
懷
地
致
力
及
促
進
全
球
社
交
，
而
且
由
最

基
本
的
肉
身
感
受
開
始
。

面面俱圓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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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色
出
行
是
普
通
市
民
首
選
，
應
得
到
各

方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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